
推开门走进专管大队，消
毒水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是属
于专管大队的味道。

“和其他大队民警走在一
块儿，他们一闻就知道我们是
专管大队的。”在强戒所，专管
大队属于“另类”，因为里面的
学员全都是艾滋病人。

11月30日上午，50名戒毒
学员来到餐厅，为12月1日世
界艾滋病日活动排练节目。

“这些学员里面有的很有才，
有跳舞很好的，有唱歌好的，
还有一个小伙子会弹吉他。”

管戒民警称，所有的节目都是
民警和学员一起策划并一起
排练。

按规定，跟艾滋病人接触
要戴口罩、手套，穿防护服，可
是15名管戒民警在无防护措
施条件下，和学员聊天、握手、
跳舞。“他们心理本就脆弱敏
感，如果我们再戴上口罩，根
本无法获取他们的信任。”专
管大队大队长刘可林说。

据悉，50名学员中有44人
注射海洛因，五人吸食冰毒。
八成学员年龄在19岁至35岁

之间。文盲占一半，四人有大
学大专学历。学员多是少数民
族，多因注射海洛因时混用注
射针管传染而患上艾滋。

拥有大学大专学历的四个
学员原本职业不错。“他们四个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男
同’，因‘男同’间高危性行为而
患上艾滋。”民警说，“‘同志’群
体患上艾滋病的比较多。”

山东省最新的艾滋病疫
情通报显示，“63%的新感染艾
滋病是同性传播，其中主要是
男男同性。”

曾上过央视春晚，而今暗无尽头

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
所艾滋病专管大队，是全省唯
一收治艾滋病人的戒毒场所。
专管大队成立于2011年，目前
由15名管戒民警和专管病区的
医务人员共同担负艾滋病戒毒
人员的管戒和医务工作。

管戒民警曾多次联系患者
老家的妇女儿童救助机构，解
决了部分戒毒人员家中的实际
困难和子女入学问题。目前，艾
滋病专管大队里戒毒人员的体
能明显提高，跟家庭之间的关
系有了不同程度改善。

颜景宇和谷芳芳夫妻俩同
在戒毒所工作三年了，他俩一个
是管戒民警，一个是病区医生。
因工作繁忙，家中4岁的女儿只
能交给老人照看，女儿早就想去
野生动物园看看，夫妻俩等了两
个月也没找到空闲时间。

杨超今年27岁，是专管大
队最年轻的民警，六个月前刚
结婚。虽然年轻，他却是在专管

大队工作时间最长的。他是家
里的独生子，父母曾多次动员
他换个岗位，杨超一直在这个
特殊的岗位上坚守着。

杨颖来专管大队两年多
了，是队里唯一的女副大队长。
她平时指导和组织这些戒毒人
员进行才艺学习和演出。

梁文春今年43岁，2009年鲁
中强制戒毒所成立时，他是所
里的第一批民警。梁文春是专
管大队的习艺指导师，负责戒
毒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

高东延毕业于军医大学，
是专管病区的医生，属于高传
染性的高危职业。她跟管戒民
警一样上一个班就是 2 4个小
时，每天还要去队里巡诊。

王浩是专管大队的教育矫
治师，从事管教行业20年了。他
的孩子上四年级，平时队上忙
起来了几天不回家很正常，没
有太多的时间照料家里年过七
旬的父母。

与艾滋患者最“亲”的人

确确认认得得艾艾滋滋，，抱抱着着民民警警的的腿腿就就哭哭
被艾滋与毒品摧毁的人生想重新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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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蹈节目排练时，一个
年轻人非常引人注目，协调的
动作显示着他有舞蹈功底。

小强是一个腼腆的小伙
子，或许是因为在专管大队训
练，说话细声细语。只有23岁
的他本来挺顺利，在令人羡慕
的舞蹈学校学习，曾经参加过
包括央视春晚等100多场晚会
的演出，还和朋友在山东一城
市开了个培训班。

2012年年底，一次南京之
行让他的人生天翻地覆。

“我一个师哥在南京住，去
他家时，他正在‘溜冰’，我意识
上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可是
三让两让就吸上了。”小强说，
第一次“溜冰”睡不着觉吃不下

饭，全身不舒服。
有了第一次，毒品如腐蛆

一样吞噬着他的意志。“吸毒后
潜意识特积极，身体却特懒惰。
还开始说谎，然后用更多谎言
来遮掩。”小强说，刚吸完毒，什
么都不想做。

除了吸毒，小强对于自己
的同性恋身份也一直隐藏着。

“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倾向，走上
社会之后进入了‘男同’这个圈
子。”小强称，在清醒的时候，他
都会采取保护措施，一旦“溜
冰”，在亢奋的状态下，就管不
住自己了。

今年 6月份，小强来到强
戒所。在入所体检中，他看到体
检报告中写着“HIV未确定”，

当时感觉到坏事要发生了。
一天，医生将小强叫到办

公室谈话，告知他是艾滋病毒
携带者。“当时抱着张大队的腿
就哭，我还没有孩子，没有结
婚，还畅想着未来。”小强说着，
眼里流出了泪水。

“在我们‘男同’这个圈里，
听说过艾滋病，大家都是敬而
远之，没想到这种病会找上自
己。”小强说。

现在的小强无法面对家人
获知自己得艾滋后的结果，“这
需要一个过程，母亲知道我吸
毒已经非常难过了”。小强说，
可是最近和母亲的通话中，她
总是询问自己的身体情况，自
己心里有些惶恐。

“得艾滋是对曾经妄为的报应”

名校毕业，在大型国企工
作，30岁已拿20万元年薪，小
杨称染艾滋病毒应该是自己
妄为的报应。

“缺乏责任感，对生命没
有敬畏感。”小杨自己总结说。

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因母
亲性格强势，小杨对婚姻很是
恐惧，“从没有强烈喜欢过异
性，更接受同性之间的关爱”。
大学毕业之后，小杨在一家大
型国企工作，业绩也不错。

在南方一城市，小杨融入
了当地的“男同”圈。“我喜欢旅
游，喜欢通过网络寻找当地的

‘男同’，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

知道毒品的存在。”小杨称，直到
去上海的一个“男同”家中，看到
他正在吸冰毒，“我不知道那是
毒品，就跟着吸了”。

之后，小杨开始了高危性
行为，“原本的羞耻感彻底没
有了，无法控制自己”。

去年7月份，小杨感觉头
痛，身上出现红点，没有食欲。
小杨知道这是艾滋前期表现，
可因不敢面对未去检查。

进入强戒所体检时，一位
年轻医生看了小杨的体检报
告说：“年纪轻轻，怎么得了这
种病！”此时，小杨确认自己染
上艾滋病毒。“但那时并没有

彻底崩溃，因为之前就有准
备。”小杨如此说道，但脸上却
满是落寞。

原本明年要结婚，小杨让
家里人提出和对方分手。“碰
上了一个好女人，可是咱不能
害人家。”

“现在就想把身体养好，
最好能活到父母百年之后，自
己再死掉。熬夜，吸毒，这些坏
习惯统统戒掉，尽量把自己的
生命延长。”小杨说，“同性恋
不是吸毒的借口，吸毒也不是
得艾滋病的借口，本质是自己
的价值观发生了问题，没有认
真地对待这一生。”

四个高学历患者都是“男同”

位于淄博周村区的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专管大队，有50名戒毒学员，也是50名
艾滋病毒携带者。其中半数是文盲，但也有曾上过央视春晚的舞者，有30岁拿20万
年薪的白领，而今在同一扇铁窗下，共同悔恨着当初的妄为，思念着却也惶恐面对
自己的亲人。专管大队的管戒民警，与50名学员一起，共同面对也克服着对于艾滋
的恐惧。

本报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许梅冬

学过舞蹈专业的小强(前)带领其他艾滋病戒毒者排练舞蹈。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杨颖，指导艾滋病学员学习文艺

杨超，康复训练师

王浩，教育矫治师

颜景宇、谷芳芳夫妻 高东延，戒毒所专管病区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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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日
特别报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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